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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主
持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中
國
文
化
中
心
研
究
中
心
的
鄭
培

凱
兄
建
議
，
把
我
歷
年
收
藏
的
名
家
書
畫
、
信
札
、
手
稿

提
供
出
來
，
給
城
市
大
學
藝
廊
展
覽
。

上
月
我
趁
幾
天
假
期
，
把
歷
年
積
壓
的
名
家
作
品
撿
了

出
來
，
由
七
十
年
代
以
迄
，
竟
然
有
幾
百
件
。
我
整
理
其
中
一

百
多
件
，
包
括
書
畫
、
信
札
、
手
稿
，
主
要
是
作
家
和
文
化

人
，
其
中
尤
以
作
家
的
信
件
最
多
。
單
是
作
家
的
信
札
有
好
幾

百
封
，
如
何
挑
選
便
頗
費
躊
躕
。
後
來
，
我
決
定
信
札
方
面
以

現
代
作
家
為
主
，
這
些
人
大
都
已
仙
逝
。

我
保
存
的
作
家
信
札
頗
多
，
這
次
我
選
出
七
十
多
封
。
其
中

巴
金
就
有
十
二
封
。
巴
金
的
信
札
很
珍
貴
，
都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左
右
寫
的
。
我
當
時
在
寫
他
的
一
篇
評
論
文
章
，
有
許
多

關
於
他
作
品
、
生
平
懸
疑
的
問
題
要
向
他
核
實
。
還
有
，
我
編

了
一
個
巴
金
著
作
出
版
簡
表
。
此
外
，
我
當
時
在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負
責
編
輯
部
，
出
版
他
全
套
繁
體
字
版
︽
隨
想
錄
︾，
所
以

這
期
間
與
他
的
書
信
來
往
較
多
。
他
的
回
信
都
是
親
力
親
為
，

沒
有
像
其
他
作
家
假
手
助
手
或
他
的
女
兒
李
小
琳
。
他
的
信
不

少
涉
及
他
創
作
︽
隨
想
錄
︾
及
他
過
去
的
創
作
背
景
，
很
有
史

料
價
值
。

其
他
珍
貴
的
信
札
如
紅
學
家
俞
平
伯
，
是
在
八
十
多
歲
高
齡

下
寫
的
。
我
現
存
的
有
二
十
七
封
之
中
，
今
次
只
能
選
出
四

封
。
俞
先
生
的
信
和
葉
聖
陶
先
生
給
我
的
信
，
都
是
很
認
真
、

嚴
謹
，
字
體
很
工
整
。
　

錢
鍾
書
先
生
給
我
的
信
，
都
是
以
毛
筆
寫
的
。
錢
先
生
的
信

像
他
的
為
人
為
學
一
樣
，
文
采
斐
然
，
又
不
失
幽
默
。
我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仲
春
曾
訪
問
過
錢
先
生
，
據
說
，
這
是
錢
先
生
第
一

次
接
受
訪
問
，
之
前
他
從
不
接
受
別
人
訪
問
。
最
近
一
位
廣
州

周
刊
記
者
訪
問
我
，
提
到
為
甚
麼
錢
鍾
書
接
受
我
的
訪
問
，
我

一
時
語
塞
，
講
不
出
道
理
來
。
我
想
應
該
是
﹁
緣
份
﹂
吧
。
結

果
錢
先
生
把
這
篇
訪
問
記
，
放
在
他
的
︽
宋
詩
選
注
︾
上
。
繼

這
次
訪
問
後
，
與
錢
先
生
的
交
往
愈
來
愈
多
。
他
每
次
來
信
，

都
說
晚
輩
的
我
為
﹁
才
人
﹂，
真
是
折
煞
人
了
。

信
札
中
，
艾
青
的
信
也
很
珍
貴
。
我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結
識

他
。
他
的
眼
睛
視
力
已
不
太
好
了
。
他
的
信
不
乏
談
他
晚
年
的

創
作
，
很
有
價
值
。

這
次
展
出
書
札
的
作
家
、
文
化
人
還
有
蕭
乾
、
吳
祖
光
、
沈

從
文
、
茅
盾
、
蕭
軍
、
端
本
蕻
良
、
汪
曾
祺
、
趙
清
閣
、
趙
樸

初
、
沙
孟
海
、
饒
宗
頤
、
潘
受
、
容
肇
祖
、
張
充
和
、
蘇
局

仙
、
錢
君
匋
、
余
英
時
、
周
策
縱
、
洛
夫
、
金
庸
、
趙
樸
初
、

王
蒙
、
卞
之
琳
、
黃
永
玉
等
等
大
家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東
北
作
家
端
木
蕻
良
。
他
才
氣
橫
溢
，
除
了

文
章
寫
得
好
，
字
、
畫
都
像
他
的
人
一
樣
，
很
倜
儻
瀟
灑
。

吳
祖
光
曾
寫
過
多
幀
墨
寶
贈
我
。
我
與
他
一
起
參
加
一
九
八

三
年
美
國
愛
荷
華
﹁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我
與
他
是
鄰
居
，
共

用
一
個
廚
房
，
他
不
懂
煮
炊
，
我
們
分
工
合
作
，
他
買
菜
︵
由

﹁
寫
作
計
劃
﹂
包
車
去
超
市
購
菜
餚
︶，
我
則
做
飯
。
臨
別
時
他

還
寫
了
一
首
詩
贈
我—

—

倏
忽
枝
頭
露
飄
然
嶺
上
雲

易
銷
仇
者
怨
難
報
美
人
恩

不
屈
為
至
貴
最
富
是
清
貧

此
意
憑
誰
會
悠
悠
天
地
心

一
九
八
三
年
秋
與
彥
火
兄
有
同
居
案
食
之
雅

相
逢
異
國
誠
三
生
之
幸
因
以
報
恩
之
詩
報
之

—
—

吳
祖
光

吳
祖
光
是
一
個
性
情
中
人
，
很
有
個
性
，
愛
憎
分
明
，
針
砭

時
弊
不
遺
餘
力
，
所
以
早
於
反
右
時
期
，
便
被
遣
送
去
北
大
荒

勞
動
改
造
，
吃
過
不
少
苦
頭
。
倒
是
人
所
鮮
知
的
另
一
面
，
就

是
他
還
是
一
個
十
分
重
情
義
的
人
，
對
真
心
的
朋
友
，
可
以

﹁
兩
脅
插
刀
﹂
以
報
答
之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這
次
展
品
中
，
在
香
港
及
海
外
，
我
選
的

作
家
、
學
者
不
多
，
只
選
有
饒
宗
頤
、
金
庸
、
周
策
縱
、
余
英

時
、
潘
受
、
卜
少
夫
的
書
法
，
聊
備
一
格
。
這
次
我
選
饒
公
的

對
聯
﹁
延
高
朋
以
入
座
／
啟
文
明
之
廣
窗
﹂，
是
對
從
事
出
版

工
作
晚
輩
的
我
的
殷
切
期
望
，
策
勵
有
加
。

在
展
出
的
手
稿
中
，
有
梁
漱
溟
的
︽
論
熊
十
力
︾。
當
代
內

地
作
家
的
手
㢌
，
我
只
選
王
蒙
。
因
王
蒙
是
最
早
用
電
腦
寫

稿
、
寫
信
的
作
家
，
所
以
他
的
手
札
彌
足
珍
貴
。

個
人
希
望
，
通
過
這
次
展
出
，
達
到
拋
磚
引
玉
的
作
用
。

老
友
送
來
︽
新
報
︾
主
筆
周
顯
君
之
一

本
新
作
、
隨
筆
式
散
文
︽
肉
食
男
女
︾，

把
他
年
來
在
︽
新
報
︾
和
︽
東
地
︾
周
刊

發
表
的
男
女
情
色
軼
事
散
文
結
集
而
成
，

阿
杜
對
文
圈
中
久
已
負
盛
名
之
博
雜
名
筆
老
周

知
而
不
熟
，
但
一
直
倍
有
點
親
切
，
因
︽
新
報
︾

是
本
人
海
上
歸
來
回
港
﹁
上
岸
﹂
落
地
生
根
第

一
份
工
作—

—

記
者
之
啟
蒙
地
。
當
年
此
︽
新

報
︾
考
新
人
，
阿
杜
正
逢
末
路
，
新
婚
蜜
月
歸

來
存
摺
只
餘
存
款
七
十
元
，
按
報
刊
﹁
新
街
﹂

地
址
上
門
投
考
，
第
一
篇
即
遞
文
章
﹁
略
述
紐

約
唐
人
街
黑
幫
活
動
近
況
﹂
即
被
取
錄
過
關
，

從
此
身
入
傳
媒
行
，
由
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今
近
半

個
世
紀
，
故
對
此
份
啟
蒙
之
刊
有
特
別
情
感
，

此
刊
近
年
延
聘
周
顯
為
主
筆
，
每
日
社
論
及
投

資
評
介
等
頗
為
出
色
受
圈
中
人
推
介
，
故
此
次

對
他
的
新
作
︽
肉
食
男
女
︾
落
足
眼
力
，
近
二

百
篇
散
文
隨
筆
中
撕
破
社
會
活
躍
階
層
男
女
情

色
面
目
，
文
筆
鮮
活
佻
達
，
把
男
女
情
色
交
易

交
往
事
赤
裸
裸
呈
現
筆
下
，
文
字
樂
而
不
淫
，

意
識
淫
而
不
樂
，
紳
士
淑
女
外
貌
財
色
淫
蟲
內

心
鱗
片
片
片
撕
開
，
此
一
社
會
層
面
另
一
世

態
，
令
人
看
之
汗
顏
而
驚
異
好
奇
，
不
忍
釋

卷
，
兩
個
半
小
時
內
便
把
全
書
看
完
，
果
然
其

人
筆
名
也
十
分
突
出
，
赤
裸
裸
地
有
﹁
周
顯
﹂

本
色
，
如
此
自
負
以
筆
名
配
內
容
公
然
坦
示
，

果
然
有
﹁
周
顯
﹂
之
陣
勢
。

對
送
書
推
介
之
老
友
林
超
榮
﹁
超
人
﹂
說
，

香
港
到
底
是
道
學
禮
儀
之
邦
，
如
此
以
﹁
周
顯
﹂

為
名
，
似
有
點
不
合
也
，
頗
有
點
兒
俗
謔
﹁
自

誇
灣
仔
為
大
佛
﹂
之
嫌
，
不
過
寫
如
此
情
色
坦

述
書
用
此
名
助
勢
，
確
有
點
心
思
，
有
其
膽

識
，
佩
服
之
至
。

記
得
一
九
七
二
年
阿
杜
初
考
入
︽
新
報
︾，

主
筆
是
當
年
有
報
界
神
童
之
稱
的
黃
朗
秋
，
社

長
︵
老
闆
︶
是
羅
斌
，
羅
斌
當
時
同
時
經
營
一

家
﹁
仙
鶴
港
聯
電
影
公
司
﹂
專
拍
︽
仙
鶴
神

針
︾、
︽
雪
花
神
劍
︾
等
武
俠
片
，
阿
杜
初
入

港
聞
版
卻
常
被
派
做
些
宣
傳
新
片
工
作
，
注
定

了
以
後
轉
向
電
影
製
作
宣
傳
為
終
身
職
業
。

算
一
算
，
自
己
到
過
江
蘇
省

內
的
南
京
、
無
錫
、
徐
州
、
蘇

州
、
南
通
、
連
雲
港
、
淮
安
、

揚
州
、
鎮
江
和
宿
遷
十
個
市
，

未
去
過
只
有
鹽
城
、
泰
州
和
常
州
三

個
市
而
已
。

鹽
城
和
泰
州
曾
經
乘
車
前
往
連
雲

港
時
經
過
，
常
州
就
連
看
也
沒
有
看

過
，
不
過
卻
偶
而
會
在
書
本
和
朋
友

口
中
看
過
和
聽
到
過
。

提
到
過
常
州
的
朋
友
，
是
常
常
出

現
在
鳳
凰
衛
視
上
評
論
兩
岸
的
鄭
漢

良
，
他
是
因
為
前
幾
年
把
以
前
他
服

務
的
︽
中
國
時
報
︾
老
闆
余
紀
忠
的

骨
灰
，
運
回
常
州
武
進
安
葬
而
到
過

那
裡
。

從
書
本
上
看
到
的
常
州
，
是
以
前

看
蘇
東
坡
傳
記
時
，
知
道
他
客
死
常

州
。
蘇
東
坡
其
實
和
常
州
很
有
緣

分
。
在
他
第
一
次
考
取
功
名
時
，
便

和
去
常
州
應
考
的
舉
子
結
交
，
從
他

們
口
中
得
知
常
州
的
江
南
風
光
，
還

曾
訂
下
雞
黍
之
約
，
表
示
以
後
要
到

常
州
定
居
。
當
他
被
貶
至
黃
州
後
，

便
想
退
隱
常
州
，
曾
上
書
︽
乞
常
州

居
住
表
︾，
求
聖
上
恩
准
他
到
常
州
居

住
。
獲
准
後
更
寫
下
﹁
歸
去
來
兮
，

清
溪
無
底
，
上
有
千
仞
嵯
峨
，
畫
樓

東
畔
，
天
遠
夕
陽
多
。
﹂
的
文
章
來

感
嘆
一
番
。
後
來
回
朝
任
龍
圖
閣
學

士
，
又
被
貶
至
海
南
島
，
北
返
時
病

逝
於
常
州
。

南
宋
時
期
的
常
州
市
民
，
為
了
紀

念
蘇
東
坡
到
常
州
時
，
乘
船
泊
舟
，

便
在
泊
舟
的
地
方
建
了
﹁
艤
舟
亭
﹂，

現
在
的
名
稱
是
東
坡
公
園
，
位
於
常

州
東
部
。

可
惜
的
是
，
日
前
當
我
有
機
會
到

常
州
一
行
時
，
竟
然
把
蘇
東
坡
給
忘

了
，
沒
有
到
艤
舟
亭
一
遊
，
去
緬
懷

﹁
明
月
幾
時
有
，
把
酒
問
青
天
﹂
的
詞

人
風
範
。
也
許
，
這
就
是
人
們
常
常

自
我
解
嘲
說
的
，
﹁
留
點
遺
憾
，
可

以
有
理
由
再
去
﹂
吧
。

張
㟞
芝
與
謝
霆
鋒
冷
戰
，
本
來
屬
他
人

家
事
，
但
現
在
儼
然
已
成
為
了
全
城
的
話

題
。我

一
向
屬
㟞
芝
的
支
持
者
，
事
實
上
她

的
而
且
確
是
港
產
片
女
星
的
中
流
砥
柱
，
由

︽
喜
劇
之
王
︾
開
始
，
於
銀
幕
上
最
擅
長
演
繹
鍥

而
不
捨
的
角
色
，
在
︽
大
隻
佬
︾、
︽
忘
不
了
︾

及
︽
旺
角
黑
夜
︾
等
用
心
作
，
一
次
又
一
次
把

被
迫
走
上
窮
途
末
路
的
女
子
精
準
拿
捏
，
更
加

作
出
誓
不
低
頭
的
唐
吉
訶
德
式
對
抗
，
徹
頭
徹

尾
演
活
了
烈
女
的
形
象
。
更
為
甚
者
，
是
㟞
芝

的
烈
女
形
象
，
在
陳
冠
希
的
艷
照
門
事
件
後
明

確
豎
立—

—

她
是
以
受
害
人
身
份
高
調
地
於
有

線
電
視
上
接
受
專
訪
，
而
且
與
阿
嬌
不
同
，
絕

非
營
造
柔
弱
嘴
臉
來
博
人
同
情
，
從
而
企
圖
確

保
未
來
的
星
途
不
至
盡
毀
。
在
訪
問
中
，
她
義

正
詞
嚴
痛
罵
陳
冠
希
從
來
沒
有
站
出
來
向
一
眾

受
害
人
道
歉
，
並
明
言
不
會
原
諒
他
。
正
是
那

份
是
非
黑
白
分
明
的
決
斷
，
更
加
令
到
人
對
㟞

芝
平
添
好
感
。

可
是
，
今
次
在
飛
機
的
自
拍
泯
恩
仇
，
確
實

來
得
太
過
反
高
潮
了
。
對
一
直
在
豔
照
門
中
盡

心
扶
持
太
太
的
霆
鋒
而
言
，
登
時
怒
不
可
遏
其

實
也
絕
對
可
以
理
解
。
我
常
想
戲
夢
人
生
的
幻

象
，
由
衷
而
言
真
的
很
容
易
左
右
了
影
圈
人
的

舉
動
。
娛
樂
圈
一
向
屬
奇
怪
的
功
能
組
別
，
觀

眾
羨
慕
當
中
的
浮
華
星
光
，
但
又
樂
於
批
評
其

中
的
道
德
失
序
。
豔
照
門
的
醜
聞
，
其
實
強
化

了
觀
眾
對
娛
樂
圈
的
負
面
定
見
，
只
不
過
張
㟞

芝
的
真
情
流
露
，
反
過
來
推
倒
了
藝
人
的
虛
偽

習
性
，
從
而
贏
得
烈
女
敢
愛
敢
恨
的
掌
聲
。
然

而
機
上
自
拍
，
委
實
是
送
給
自
己
大
大
的
一
巴

掌
，
證
明
原
來
一
切
都
不
過
爾
爾
︵
尤
其
是
陳

冠
希
之
後
也
真
的
沒
有
甚
麼
補
償
行
動
︶，
大
家

都
確
實
隨
便
馬
虎
，
黑
白
在
當
事
人
心
中
由
衷

沒
有
底
線
區
別
，
自
然
也
教
人
不
要
為
當
事
人

曾
受
的
恥
辱
而
上
心
。

當
然
，
㟞
芝
在
私
人
生
活
上
的
選
擇
，
絕
不

會
影
響
我
對
她
在
銀
幕
上
演
出
的
期
待
。
只
不

過
娛
樂
圈
愈
是
謊
言
滿
佈
，
觀
眾
就
愈
對
願
以

真
我
示
人
的
藝
人
抱
持
好
感
，
陳
豪
就
是
一
個

好
例
子
。
由
與
廖
碧
兒
分
手
，
再
光
明
正
大
表

示
正
在
追
求
陳
茵
媺
，
把
自
己
還
原
至
有
血
有

肉
的
日
常
層
次
，
確
立
戲
裡
戲
外
的
差
異
，
就

是
那
麼
的
一
回
事
。

戲夢人生

現
代
人
聚
在
一
起
時
，
會
玩
啤
牌
、
打
麻
雀
、

捉
棋
、
打
遊
戲
機
等
，
那
麼
古
人
又
有
甚
麼
集
體

的
娛
樂
呢
？
信
不
信
由
你
，
原
來
在
古
時
，
以

︽
周
易
︾
占
卦
也
是
遊
戲
的
一
種
，
正
確
來
說
，
這

種
可
以
多
人
一
同
進
行
的
娛
樂
應
名
為
﹁
射
覆
﹂。

顧
名
思
義
，
﹁
射
﹂
即
﹁
猜
度
﹂
的
意
思
，
﹁
覆
﹂

則
是
﹁
掩
蓋
﹂，
故
射
覆
其
實
就
是
一
種
猜
度
被
布
、
盒

子
或
碗
覆
蓋
之
物
的
遊
戲
。
根
據
歷
史
記
載
一
眾
如
三

國
的
管
輅
、
西
漢
的
東
方
朔
及
南
朝
的
梁
武
帝
等
通
通

是
射
覆
高
手
，
其
中
尤
以
梁
武
帝
留
下
的
故
事
最
富
戲

劇
性
。

據
說
當
時
梁
武
帝
與
宮
廷
中
人
一
同
射
覆
作
樂
，
梁

武
帝
占
得
被
覆
蓋
之
物
乃
一
隻
死
了
的
老
鼠
，
另
外
闖

公
則
占
得
是
老
鼠
四
隻
，
其
餘
人
等
則
各
有
不
同
的
答

案
。
後
來
盒
子
打
開
，
內
藏
的
確
是
老
鼠
，
不
過
卻
是

活
生
生
的
，
而
且
只
有
一
隻
，
故
此
梁
武
帝
及
闖
公
兩

人
的
答
案
亦
只
算
是
各
中
一
半
。

闖
公
要
求
眾
人
替
老
鼠
剖
腹
，
但
稍
知
歷
史
的
人
都

會
知
道
梁
武
帝
一
生
篤
信
佛
教
，
更
曾
三
次
出
家
，
自

然
不
願
幹
這
等
殺
生
之
事
，
事
情
也
只
能
暫
告
一
段

落
，
不
過
後
來
待
鼠
死
後
剖
腹
，
果
真
發
現
肚
內
有
鼠

胎
三
隻
，
也
即
合
共
有
四
隻
活
鼠
，
所
以
闖
公
的
答
案

其
實
是
絲
毫
不
差
！

也
許
，
對
現
代
人
來
說
，
易
卦
不
是
代
表
﹁
迷
信
﹂，

就
是
﹁
艱
深
學
問
﹂
的
代
表
，
很
難
想
像
它
竟
然
曾
是

用
於
遊
戲
的
工
具
之
一
。
不
過
相
對
來
說
，
古
人
自
然

也
想
像
不
到
我
們
今
天
竟
有
如
此
多
的
娛
樂
玩
意—

—
天
命
最
近
便
親
歷
這
樣
的
一
個
﹁
奇
景
﹂，
四
位
小
朋
友

各
自
拿
㠥
最
新
款
的
智
能
手
機
，
然
後
圍
㠥
㟜
中
心
最

新
款
的
平
板
電
腦
一
同
聯
線
玩
砌
字
遊
戲
，
我
雖
不
是

古
代
人
，
但
對
小
時
候
只
得
用
爛
紙
玩
﹁
天
下
太
平
﹂

的
我
，
這
其
實
也
是
一
幕
難
以
想
像
的
遊
戲
奇
景
吧
？

古人的遊戲

2006年，我從北京移居上海在復旦大學任教，由
於多年來我一直在介入當代藝術思潮的批評，所以
在我到來的第一時間，上海的幾位畫家與畫評家即
邀約我去上海威海路696號藝術區小坐；也就是在
那一年的雨秋，我走進了「696」原生態藝術濕
地。

我為甚麼把「696」稱之為原生態藝術濕地呢？
因為，在我的視界裡，存有㠥一種不可遏制的差異
性比較，「696」那若干間廢棄的陳舊廠房與破舊
倉庫是在2005年才被上海灘的幾位當代藝術家所發
現，時值2006年，又雲集了30多位當代藝術家聚落
於此；他們以「loft living」（倉庫生活）的生存樣式
把上海的「696」不經意地打造成為類似紐約的

「soho」區藝術聚落（settlement of art）。當然，
「696」的規模不知道要袖珍到哪裡去了，但其恰切
地擁有自己的原創風格。

再較之於十里洋場的大上海來說，我是從小生長
在中國首都的「北京農民」，在北京看慣了「798」
藝術區的宏大規模，看慣了聚落於「798」及其周
邊那些當代藝術家以大規模族群棲居的方式對宏大
意識形態的抵抗，看慣了他們佯裝抵抗的背後所潛
在的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的邏輯，實際上，上海的

「M50」（莫干山路50號藝術區）都顯得過於柔弱且
女性化了。所以我說，當我一路再看到「696」，

「696」那真是上海本邦原創的小女人了。
坦誠地講，「696」原生態藝術濕地的商機遠遠

不如北京的「798」與上海的「M50」。有意思的
是，上海的都市發展與擴張早已把棲居於這座大都
市中心的本邦原創上海人統統擠壓到郊區去了，他
們無可奈何地成為落戶於郊區的「新上海農民」。
不可迴避的是，我作為中國首都的「老北京農民」
遷移到大上海後，也無可奈何地成為了「新上海農
民」。然而，在上海這樣一個如此繁華的國際性商

業與金融大都市中心，居然還遺存㠥這樣一方原創
的粗陋空間，並被上海的當代藝術家們發現，且

「loft living」於此，這真是大上海的幸運。的確，
「798」以如此大規模的廢棄工廠空間橫亙在北京的
東郊，而「696」與上海最為繁華的南京西路僅有
一街之隔，兩方空間的商業地理價值在本質上全然
不一樣。

其實，「696」在這裡所擁有的幽閉與安靜，使
其全然不同於掙扎在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二維邏輯
張力中的「798」與「M50」，尤其是當下的

「798」，其已然不是那個初創時期的當代藝術家聚
落地了，較之於「798」在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下
的墮落，而「696」更保有一種未被後現代工業文
明在其科技理性中所踐踏已盡的純粹性與濕地性，
這方空間在品質上則無疑是大上海當代藝術的最後
一方處女地。所以，我特別想告誡的是：千萬不要
傷了「696」的貞操，她太自然了，太可愛了！

「696」是中國當代藝術空間最後的一位本邦原創的
上海小女人，「696」也是大上海當代藝術聚落地
的最後一位處女。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承認，當代藝術應該與商業共
謀且捆綁在一起，這樣，當代藝術在生存的狀態中
才可以謀得發展的自律性與可持續性；但是，當代
藝術與商業的共謀一定不應該是在暴力與暴利兩個
維度上的「狼狽為奸」，過度的商業化也必然以其
暴力與暴利傷害了當代藝術的時代精神，同時，也
污染了當代藝術家的良心，並且，商業對當代藝術
的施暴也有悖於商業倫理。顯而易見，企圖希望獲
有大師性潛質的當代藝術家還是需要遠離商業邏
輯，而獲救於一種幽閉與安靜的藝術生存姿態；在
喧囂的大都市，他們需要孤獨於被遺棄的陳舊廠房
與破舊倉庫中，以後現代審美編碼的形式思想點甚
麼。說到底，中國當代藝術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在

孤獨中求生存的思考，別讓商業在暴利與暴力中過
度地操控中國當代藝術。

然而，短短的5年過去了⋯⋯
終於在2011年清明的雨春，我突然聽說上海的

「696」要被改建了，「696」準備被改造成為類似
「新天地」、「田子坊」甚麼的具有商業價值的所謂
文化產業創業園區。中國當代藝術還是已然被商業
施暴了！的確是無奈，當代藝術只有遭遇商業暴力
才可能獲取商業暴利。我們都知道真正的當代藝術
家在精神狀態的本質上是怎樣的一族生存群落，他
們才華橫溢，他們敏感到僅僅依憑神經末梢就可以
嗅到自身周邊的不穩定元素，他們是一族為審美而
生存的高級靈長類族群；同時，他們也是最為敏感
且脆弱的一類求生的族群了，他們脆弱到只有在藝
術創作的原始生態中自然生成、自然棲居、自然死
亡、自然消逝⋯⋯任何外力元素對他們的異化性干
涉，都會讓他們在人為的決策中瞬間死亡且逐漸消
逝。誰都明白，這是藝術創作的美學本質所在。我
依然想說的是，「696」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聚落地
是孤寂於大上海都市中心最為繁華地帶的最後一位
處女，她具有原生態藝術聚落的自然美麗且不可驚
擾，千萬別讓商業暴力與商業暴利傷害了她！

我只是在揣度，如果把「696」打造成「新天地」
甚麼的，那是一種怎樣的俗不可耐啊！說到底，

「新天地」是西方後工業文明經濟的全球化商業模
式景觀在上海拷貝的同一幅面孔，這幅面孔在紐
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台北、新加坡、上
海等商業發達都市不斷地被複製，一樣的精緻而一
樣的媚俗；而「696」的原生態則是完全無法複製
的，她在後現代文明時期所存有的原始粗陋且一點
都不粗俗。我想誰都知道，遊蕩在荷蘭阿姆斯特丹
紅燈區那些搔首弄姿的合法化性服務工作者，她們
比原始部落的割禮術在人性及倫理上要低級得多。

依然是上海
的那幾位畫家
與畫評家告訴
我，在2011年
的4月至5月，
聚落在「696」
的當代藝術家
們，他們緊鑼
密 鼓 地 正 在

「696」做最後
的 一 系 列 策
展；隨後，在

「696」棲居始
終的女權主義畫家江雪曼也打電話給我，她一改中
國當代藝術家們大都具有的調侃與反諷本色，以無
比沉重的話語及悲壯的修辭向我陳述他們正在失去
樂園的慘痛⋯⋯並要我為他們最後的策展與最後的
聚落晚餐寫點甚麼的⋯⋯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
責任。其實，他們是一族在粗陋的行為表象下擁有
潛在精英意識的無主義（nonism）公共知識分子，
並且，我們一直也沒有把在「696」聚落的當代藝
術家都看視為能夠依憑賣畫及其作品甚麼的就能夠
掙大錢的主兒，因為，這裡畢竟不是徹底商業化與
媚俗化的「798」與「M50」。

然而就我看來，他們的策展是在「失樂園」的驚
慌失措中，為這方原生態藝術濕地不可改變的死亡
與消逝在宿命上努力做出最後的祭奠；當然，這也
是一種無奈的抵抗。無論如何，他們曾為上海這樣
的國際經融與商業文化地帶駐留過一方原生態當代
藝術的粲然綠洲。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他們是一族神聖的當代藝
術家，令人敬重！

（作者楊乃喬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與城大「現代文人手㢌展」

鮮活佻達

彥　火

客聚

大
S
與
汪
小
菲
的
婚
姻
一
開
始
就
不
被
看
好
，
最

近
更
慘
被
網
民
熱
選
為
下
一
對
離
婚
藝
人
，
大
S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實
在
很
大
，
愛
情
大
過
天
的
大
S
為
這

段
婚
姻
犧
牲
甚
大
。

首
當
其
衝
的
是
大
S
與
台
灣
傳
媒
的
關
係
。
大
汪
在
海
南

島
舉
行
高
調
的
低
調
婚
禮
，
事
先
聲
明
不
接
受
採
訪
，
又
不

准
賓
客
把
婚
禮
實
況
上
微
博
，
又
懶
理
台
灣
傳
媒
在
會
場
外

的
草
叢
餵
蚊
，
決
絕
地
不
露
面
給
記
者
拍
照
交
差
，
更
沒
像

其
他
藝
人
般
為
記
者
送
上
貼
心
的
點
心
飲
料
充
飢
解
渴
，
記

者
當
然
不
計
較
這
些
小
恩
小
惠
，
記
者
憤
怒
的
是
，
有
份
參

加
婚
禮
的
網
站
高
層
恃
仗
是
汪
母
張
蘭
的
好
友
，
第
一
時
間

將
婚
禮
實
況
上
微
博
，
令
台
灣
傳
媒
全
部
跑
輸
，
令
大
S
開

罪
台
灣
傳
媒
，
作
為
初
歸
新
抱
的
大
S
啞
子
吃
黃
連
，
不
能

投
訴
強
勢
奶
奶
，
又
不
可
以
向
新
婚
夫
婿
問
罪
，
卻
遭
自
己

家
鄉
的
媒
體
責
罵
，
以
致
形
象
人
氣
俱
下
滑
。

跟
傳
媒
關
係
惡
劣
是
藝
人
事
業
前
途
的
計
時
炸
彈
，
例
如

當
藝
人
有
新
戲
、
新
歌
、
新
劇
、
演
唱
會
、
商
演
、
做
廣
告

代
言
人
，
傳
媒
不
是
封
殺
式
拒
報
道
就
是
只
報
負
面
消
息
，

嚇
怕
廣
告
商
及
娛
樂
商
，
以
致
藝
人
工
作
量
暴
跌
。
好
像
大

S
曾
經
憑
︽
保
持
通
話
︾
入
圍
金
像
獎
最
佳
女
主
角
，
演
技

早
被
肯
定
，
成
為
三
地
片
約
喜
用
的
女
主
角
，
但
與
汪
小
菲

結
婚
後
，
即
被
票
選
為
﹁
爛
片
女
王
﹂，
觀
眾
緣
盡
失
，
是

近
年
因
結
婚
而
對
形
象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絕
無
僅
有
的
女
藝

人
。
大
S
雖
被
計
時
炸
彈
包
圍
，
她
卻
無
意
識
拆
彈
，
好
好

修
補
與
傳
媒
關
係
，
或
許
她
已
決
定
全
心
全
意
做
汪
太
，
以

至
疏
忽
與
傳
媒
關
係
，
加
上
大
S
實
難
兼
顧
事
業
與
婚
姻
，

尤
其
汪
小
菲
是
富
二
代
，
外
表
不
差
，
異
性
緣
定
不
弱
，
大

S
又
比
他
年
長
五
歲
，
當
然
要
多
陪
伴
汪
小
菲
慎
防
遭
小
三

乘
虛
而
入
，
實
在
沒
精
力
時
間
去
為
自
己
設
想
。

大
S
嫁
汪
小
菲
時
是
紅
遍
三
地
的
人
氣
藝
人
，
汪
小
菲
娶

她
未
必
是
因
為
虛
榮
，
不
過
如
果
大
S
能
保
持
人
氣
，
對
自

己
會
是
個
很
大
的
保
障
。

大S人氣形象受婚姻拖累

百
家
廊

楊
乃
喬

常州印象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上海「696」：中國當代藝術的原生態濕地與商業施暴

■上海「696」，未來的路在何

方？ 網上圖片


